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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叙事到人类寓言 

——论陈赞一微型小说的叙事策略、主题深度与文体创新 

 

刘海涛 

湛江科技学院、岭南师范学院教授。 

 

摘要：香港学者型作家陈赞一的微型小说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对生死爱欲等终极命

题的深刻探索，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文体实验，创建出一种具有明亮辨识度的“香港叙

事”与“百姓群像”，成为勘探现代都市人性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典范。他以香港独特的城

市空间为容器，捕捉底层普通人的生存悖论；运用并创新微型小说的“并置重复、折叠跳

移、留白隐喻、反转突变”等叙事策略，让短小篇幅承载丰厚的历史与心理内涵；将地方

经验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困境的现代性思考，实现了从香港故事到人类寓言的升华，为香港

文学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兼具本土性、现代性与人文深度的鲜活样本。 

 

关键词：陈赞一；微型小说；香港叙事；文体创新；闪小说 

 

在香港文学的谱系中，微型小说以灵动的笔法、对都市脉搏的敏锐捕捉以及对市民心

态的即时反映，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商业社会快节奏阅读的产物，也承载着

作家在有限篇幅内对复杂现实进行艺术提纯与哲理沉思的文学表达。陈赞一的创作，正是

在这一脉络中涌现出的一个兼具深度与开拓性的代表。他并非单纯的“故事讲述者”，而

是一位集创作者、教育者、哲学博士以及文学活动组织者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这样

的多重身份，使他的微型小说创作超越了娱乐消遣或道德教化的单一功能，转变为一种融

合东西方的文化视野、宗教情怀、生命教育与形式实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艺术实践。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创作起步于 1989 年。目前已出版有《一点道理》《死亡死亡》《陈

赞一微型小说变奏》等三部专集｡ 我们将沿着“叙事策略—主题创意—文体价值”的三重

逻辑，深入剖析陈赞一究竟是如何以微型小说为棱镜，映照香港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与精

神世界，完成对人性深度与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创造“香港叙事”和“百姓群像”的微

型小说新文本的。 

 

一、作为“手术刀”与“镜像”的微型叙事 

 

陈赞一的微型小说创作比较早地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引发过较多、较深入的讨论｡ 

东瑞（2000）、 袁龙（2024）、高健（2025）、王海峰（2025）、丘凯文（2025）、林浩

光（2002）等学者和作家，从不同途径入手，对其作品展开过多方面分析｡ 这些研究大致

描绘出三个彼此关联的阐释：一是对其作品的哲思主题，特别是爱与死亡母题的探寻；二

是专注于叙事形式的改革，特别是对镜像隐喻以及跨文体实验的重视；三是针对其创作的

文化定位以及跨媒介意义展开了探讨｡ 

（一）主题创意：爱的母题与生死哲思 

若要真正认识和理解陈赞一，首要把握的是他特有的身份定位｡ 学界人士大多留意到，

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香港底色——诸如屋邨、校园、茶餐厅、写字楼这类场景，弥漫着本

土的生活氛围｡ 但是，他的香港特色并非仅停留在风情刻画上，他具备哲学博士的学术背

景，长期从事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研究与教学，还积极组织微型小说的教育与推广｡ 这

样的多重身份，使他的微型小说能够突破了消遣或者教化的单一功用｡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陈赞一微型小说的创意天地，围绕着一些核心母题做精心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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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被看作是他创作的根基｡ 他宣称“爱是文学的母题”，并身体力行，在创作的全程

中贯穿一种“无私的爱”｡ 这种爱并非空洞的抽象口号，而是化作亲情里本能的奉献、爱

情中日常的温情，还有陌生人之间宝贵的暖意｡ 他运用明显的对比方式，既彰显人文关怀，

又深入分析着人性里的自私本质｡ 在对死亡母题做集中、系统的探究，成为了他创作中最

为突出的标志之一｡ 高健（2025）指出其作品所探讨的是向“死而生”的哲理，死亡书写

在此处并非是渲染恐怖氛围，反倒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生命教育，引领读者思索有限性里

的生存意义｡ 他在创作中同样饱含着对社会的关怀，批判物质至上观念，洞察世间人情冷

暖，还对边缘群体以及动物伦理展现出深切的同情（丘凯文，2025）｡ 王海峰（2025）更

进一步表示，其死亡书写包含着相对主义现实性的辩证思考，引领读者对经验背后的复杂

逻辑展开反思｡ 这些主题并非彼此孤立，它们一同勾勒出一幅以爱为基调、以死亡为思考

核心、以民众的悲欢为脉络的香港精神图景｡  

（二）叙事艺术：形式创新与镜像隐喻 

陈赞一的创作能具备如此深刻的内涵，这与他对微型小说文体形式的高度自觉以及创

新意识紧密相连｡ 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探讨相当丰富 ：第一，他在“重复”手法的运用上

十分惹眼｡ 林浩光（2002）等学者提出，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基于营造循环的感觉，暗

示生命的单调和无常，灵活地打破微型小说追求简洁的惯例，让形式自身参与意义的创建｡ 

第二，镜像隐喻叙事被归纳为其主要特性（王海峰，2025）｡ 他的创作鲜做单向度的判定，

而是精于搭建人物、情境、观念彼此映照、相互对勘的镜像结构｡ 第三，他的跨文体尝试

同样受到广泛关注｡ 他把书信、诗歌、编年体等体裁融入微型小说，凭借结构改革（例如

用编年体浓缩人生历程）勇敢挑战，拓展微型小说文体的表达范围｡ 这些技艺创新的叙事

显示，形式对于陈赞一而言，不是被动的小说载体，而是主动的探测工具｡  

当下的陈赞一研究已有了一个基本认知：他的微型小说，凭借中西交融的文化视角与

主动的文体探索，为香港微型小说贡献了典型的文例｡ 他的创作好似艺术解剖刀和多棱镜，

绝非单纯描摹生活，而是构建起了映射情感、社会与人生复杂辩证关系的多维之镜｡ 正是

基于这种共识，我们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陈赞一到底是怎样具体运用这些叙事策略，去

深入探究香港百姓的生存状况与人性深度的？他别具一格的香港叙事与百姓群像是怎样基

于形式变革而成型的，并最终升华成具备普遍意义的现代寓言的？ 

 

二、主题深度的勘探：爱的母题、死亡哲学与香港精神图谱 

 

若说陈赞一的学者身份为他的创作筑牢智性根基，那么其作品真正触动人心的力量，

源自他对几个核心母题的执着探寻与多义创建｡ 《一点道理》《死亡死亡》和《变奏》这

三部作品集，宛如一组精巧谋划的三联画，共同描绘出一幅精神图景：其基调是爱，思索

的核心是死，而描绘图景的线条，乃是香港普通民众的日常悲喜｡  

（一）“无私的爱”：从文学母题到救赎伦理 

陈赞一清晰主张“爱是文学的母题”，且用自身创作贯穿了“无私的爱”这一核心观

念｡ 在他的笔下，爱由抽象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触的和多方面的人际抚慰，成为抵御现代都

市疏离和人性冷漠的伦理资源｡  

他在亲情方面的创作如同《爱》所显示的：一位母亲和孩子与一名陌生人在人行道前

行时，亲见从高空掉落的花盆击中孩子｡ 目睹惨剧时，陌生人说：幸好不是砸中我！而那

位母亲则说：为什么不是砸中我！陌生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让他庆幸这一悲剧未波及

自身；这和母亲对子女毫无保留的爱，母亲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孩子生存，构成了鲜明

对比，凸显母爱的牺牲特质与人性里的自私本色；他的爱情创作大多舍弃浪漫传奇，着眼

于日常温情与岁月厚意｡ 《信》中讲述淑贤对乐行存在着既怨恨又爱慕的复杂情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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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里夫妻彼此提供的日常暖意，均是从烟火生活中萃取的深情｡  

他刻画陌生人彼此间的温情十分动人，《何月满》属于其中的优秀作品｡ 中秋佳节的

夜晚，一位孤独的老兵和身世凄苦的店员何月满在烧腊店内对饮｡ 在你来我往的问答中，

何月满这个名字从单纯的个人符号，转变为“何时月圆人圆”的对家国的探寻与对人生的

感慨｡ 两个孤独灵魂的片刻相逢，映射出城市人际淡漠里稀有的温馨亮光｡ 在《宗教大全》

中，子仁把购书的钱全部送给丧偶的菲佣，他的行为已然超出宗教教义的争论领域，直接

实行爱陌生人的共通精神｡ 陈赞一对于爱的这些书写，形成抵御社会疏离和人性冷漠的伦

理资源｡  

（二）“向死而生”：死亡凝视中的生命启蒙 

倘若讲爱为陈赞一创作的基调，那么针对死亡母题系统而集中的探究，便形成其作品

最突出，也最彰显其教育家身份的特色｡ 他直接表示：“人若不认识死亡，便会欠缺智慧

｡” 他的作品集《死亡死亡》的书名的有意重复，这是一种执着的提醒，诚请读者共同注

视这一终极命题｡ 他的目光最先触及到生命在宏大领域里的渺小｡ 《故事集》中基于一个

看似平常的扫墓情景，触及到了生命本义的宏大命题｡ 儿子心生好奇，不明白为何母亲墓

碑之上只有两行颂词，而周边墓碑仅刻着生卒年月｡ 父亲回答：这就是他们一生的故事｡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语，蕴含着极大的震撼力：绝大部分平凡个体的生命历程，在历史长河

里被简化成一串数字，其丰富的生命故事被完全忘却｡ 这展现出人类存在里的一种深沉的

渺小性与普遍的命运状况｡ 《算不了什么》从内外两个方面展现死亡｡ 从内部视角看，何

可仁遭遇车祸临近死亡时，思绪如潮对家人满怀牵挂；从外部视角来看，在旁人眼中，他

的离世消息只是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 内外对照鲜明地表明：每一个生命对于其自身以及

与之相关联的人来说，都是独具特色、富有意义的宇宙；而针对冷漠的他者世界而言，或

许算不了什么｡ 《张教授之死》更是对社会性死亡展开探讨｡ 张教授的生命并非自然逝去，

而是在制度的刻板、同事的排挤、学生的冷淡所共同形成的冷暴力里慢慢凋零｡ 这种书写

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造成精神窒息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  

但是，陈赞一对于死亡的书写并非是渲染恐怖或宣扬虚无，他探讨的是“向死而生”

的人生哲理｡ 直面死亡的必然和生命的有限，能促使读者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珍惜当下

生活，思考超越生命本体的价值｡ 这种书写从本质来讲，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教育，引领读

者在认可生命有限时，更真切地思索怎样活着｡  

 

三、微型叙事里的集体人格与人性勘探 

 

陈赞一塑造香港普通人群像的微型小说集，堪称一份精细入微的城市人性报告｡ 他并

未勾勒香港霓虹闪耀的外在，而是着眼于阳光难以抵达的幽微处——那些被高速前行的浪

潮席卷、倾轧的个体生命样态，他真切地勾画香港社会群体里广泛存在着的矛盾和冲突，

描摹人们在繁华都会中的孤单与抗争，揭露出人性在极端境况下的多个复杂状态｡ 其人物

画卷中多是普通百姓、职场职员、学校师生、底层工人、新移民等｡ 他们的群体画像，一

同形成香港特定历史阶段（特别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到新千年）一份鲜活的社会心态档

案｡  

（一）城市作为实验室：叙事悖论中的人性显影 

物质生存与精神尊荣的恒久拉扯，是陈赞一重点探寻的人性内涵｡ 《何显扬》的主角

是从大陆移民至香港的文化人士｡ 为了维持生计，他上门教授他人钢琴与唱歌｡ 历经多年

拼搏，最终他得以入住公租房，无需再上门授课了｡ 读者看到的，是他善待学生、遵循香

港的家教准则，凭借一技之长在这片土地上立足｡ 为了那一丝职业尊严，他过得谨小慎微、

如履薄冰，这真切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一批迁居香港的文化人低微却又自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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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物》讲述小玲和母亲在处置因车祸意外去世的姑姐的遗物时，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与冲

突｡ 小玲期望留下姑姐的一两件衣物和鞋子当作纪念，母亲却坚决予以反对，理由是姑姐

因交通意外离世，死时未能瞑目，她担忧姑姐的灵魂会来侵扰她们｡ 但是当母亲在姑姐遗

物里发现价值达 10 多万元的钻石项链后，就推翻自己之前的观念与做法，不再将姑姐的遗

物视作垃圾丢弃｡ 母亲这般为获取物质利益而表里不一的做法，形象地描绘出普通人于物

质生存需要面前容易改变自身执念的形象，体现平常人在日常活动里的双重人性｡  

个人抗争与社会体系压力中间的默默较量，形成人性显示的第二个方面｡ 《何立彬》

讲述了一位一心活在他人目光下的女强人的悲剧｡ 何立彬担任学校校长，她感冒生病，医

生劝她休息，可她非要逞强，心里想着：我多少年没请假，这可是我的骄傲！结果那天她

不但比任何人都更早到校，完成了所有工作后，还把一到六年级的作业都检查一遍｡ 为了

胜过竞争对手赵老师，她更以严苛的标准去查看赵老师班级的作业，最终直接累倒晕过去｡ 

在工作与生活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位职场女强人最终支撑不住｡ 这个人物形象堪称是香港

文化职场人的典型写照，那些于压力中奋力抗争的模样，都是做给旁人看的，这般人性缝

隙里的阴暗之处，是何立彬悲剧的根源｡ 针对这种冲突模式，陈赞一往往把它放在日常的、

制度化的都市职场环境里，显出了现代人在系统机器里身为零件所遭受的超出生理极限的

折磨｡  

人际关联与内心疏离的当代悖论，这是陈赞一敏锐察觉到的第三种城市弊病｡ 《聚》

的情节场景为姨妈、母亲和弟弟、儿子们进行聚会交谈｡ 为着一种虚假的面子，他们彼此

隐瞒真实情况，亲属关系既不真挚，也缺少信任，展现了现代城市人际关系中的疏远与伪

装，成为了都市化进程里人际关系异化的真切写照｡ 《热线》讲述的是香港中青年群体的

生活故事｡ 上世纪 80年代，在香港流行的心理咨询电台中，有一位 7号热线咨询师｡ 他整

日都在电话接听中，为众多存在情感、生活、工作方面障碍的人开展心理咨询和安抚｡ 晚

间回到自己家里，他反倒想着要找别人倾诉，期盼获得他人的慰藉，让他人来化解自身生

活与情感方面的各类困惑｡ 这个构思堪称一个绝妙的微型小说反转突变｡ 人物的职业身份

与外在和内在的状况有 180 度的反转，展现了现代都市人一种常见的精神困局，人与人之

间仅剩下功利性的关联，真正的理解和共情沦为稀缺之物，就连助人者自身也陷入情感荒

芜中｡ 陈赞一在这篇作品中揭示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结构性孤寂｡  

经由上述三重悖论的汇聚，陈赞一为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描绘一幅人性的精神图谱，

记载人们在繁荣表象之下的焦虑、压抑和渴望｡ 他的作品故而拥有了微型小说文体理论所

倡导的“故事意蕴的阔大涵盖面”，从某一特定城市的故事，指向所有现代都市人群的生

存难题与普遍人性｡  

（二）形式作为显微镜：微型小说叙事策略下的人性深掘 

陈赞一实现这种深刻的人性探寻，并非仅仅依靠选材的敏锐与聪慧，而更在于他对微

型小说这一文体高度的自觉以及出色的掌控能力｡ 他巧妙运用微型小说理论归纳的多种创

作模型与叙事方法，让形式自身成为深化主题、展现人性的精准显微镜｡  

先看他怎样基于“非线性叙事与时空折叠”来拓展有限篇幅里的心理深度｡ 微型小说

的精短篇幅，对叙事效率有很高要求｡ 陈赞一采用的策略是机智地“折叠跳移”｡ 他善于

在有限的现实场景里，用对话、回忆以及人物内心活动，把人物的过往经历、历史创伤

“折叠”进当下的单一场面｡ 《忽然不见了》仅围绕单一场景进行叙事，故事主角对着母

亲的墓碑诉说：两个月之前，大埔火车站旁边公园里面的那棵木棉树忽然不见踪影｡ 故事

的主角自言自语地融入三件往事：其一是主角在大埔居住已有 28 年，每到木棉树开花之时，

他都会给木棉树拍照留存纪念；其二是 25 年之前，他和妻子倩文一起观赏木棉树，那时

两人的肩头都落满白色的棉絮；其三是 15 年之前，他与倩文领着两岁的志仁去观树，志仁

伸手去抓飘飞的棉絮｡ 这三段往事插叙结束，叙事再度回到起始场景，主人公对着埋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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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母亲因中风去世）的土地接着诉说：看不见那棵树了｡ 这三个折叠的往事材料，承载

着母亲在世时全家美满时光的记忆；文章首尾的呼应，实际上形成一种对比式的变形隐喻｡ 

读者不禁思考，那株陪着他们一家度过美满日子的木棉树，果真用肉眼看不到吗？这可能

是主人公由于母亲去世过度悲恸而变形了的暗喻｡ 这段仅几百字的人物自白，运用“折叠

跳移”法，暗指了人生缺失母爱的深刻伤痛｡  

其次是具有独特魅力的留白与隐喻艺术，它直接激发读者的“研读共创”｡ 陈赞一的

讲述是冷静、自持甚至近乎素描的，很少流露出作者的主观评价｡他在关键处刻意“留白”，

制造叙事的断层，搭建起一个有力的“召唤结构”，邀约读者凭借自身的经验去填充空白、

实现意义的最终生成｡ 《中断》运用极度的留白方式营造出叙事张力｡ 作品主角超杰身为

富商家族的独子，其人生路径展现出高度的直线式成功：小学时的学业成绩一直处于前三

名，中学时确立医学理想并顺利考入大学医学院，大学期间和英文系女生建立恋爱关系，

毕业后由父亲出资开办千余尺规模的私人诊所｡ 这种看似顺畅的人生叙述在文本结尾处被

“怎知，有一次……”的开放式表达完全打破，与标题“中断”构成了故事叙事的断层｡ 

这个叙事策略基于三重不确定性，构建起了“文本召唤结构”：其一为生理方面的生存危

机；二为职业发展遭遇的挫折风险；三为家族命运出现突变的可能｡ 这种“留白”技艺需

要读者运用自身经验来实现意义创建，展现微型小说基于叙事空白激发接受主体创造力的

审美特性，证实了伊瑟尔所提出的“文本召唤结构”理论于微型叙事的实践意义｡ 这类微

型小说所独有的叙事方式，造就极大的文本空白，促使读者运用自身的经验与想象来参与

意义的建立｡ 陈赞一作品所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与深邃，正是透过作者的精心构思和读者

的自主解读共同实现的｡  

此外他擅长提炼微观冲突与瞬间突转，以此捕捉人性和命运的本义｡ 微型小说善于展

现瞬间的戏剧性冲突，但是陈赞一笔下的突转，通常并非外在情节的惊人反转，而是内在

心理防线的细微崩塌，亦或是一种行为模式的、令人惋惜的惯性轮回｡ 《再来一次》描绘

了这种循环的情形｡ 故事主角何金发被查出患有癌症，大夫告知他只剩三个月的存活期｡ 

由于有一笔 200 万的业务要开展，他内心十分不甘，跟余牧师讲，要是能重新活一回，他

肯定不会如往昔那般忙碌奔波地过日子｡ 余牧师劝他祈祷。祷告一周之后，何金发的病症

奇迹般地好转，但是他又投身于一笔 2000 万的生意，全然忘却自己再活一次的承诺，进一

步导致病情再度发作｡ 大夫再次告诉他仅剩三个月的寿命，他跟余牧师讲想重新活一回｡ 

在弥留之际，余牧师再度赶来，何金发又一次立下誓言：如果能再活一次……话音未落，

他就停止了呼吸｡ 何金发一次又一次起誓，一次又一次违背承诺，最终落得无法“再活一

次”的结局｡ 这种“斜升爆点”的叙述，精准归纳了人性里对钱财的贪婪特性，以及因追

逐身外之物导致自身生命终结的惨剧｡  

陈赞一极富天赋地采用细节的诗化与物象的象征，在微观方面承载宏观的哲思｡ 他非

常看重核心细节与物品细节的萃取，擅长运用饱含诗意的细节以及承载象征意义的物象｡ 

《吃饭》挑选了“饭粒”这一毫不起眼的日常事物当作叙事的核细节心｡ 五岁女童翠玉掉

落一粒米饭，有一只蚂蚁开启了艰难执着的搬移，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在临近成功之际却

被女孩无意间踩毙｡ 这一单一情境的细微事件，从蚂蚁的视角得以放大，形成一个完备的

英雄式举动与悲剧性收尾的象征寓言｡ 饭粒搭建起人类儿童和昆虫世界之间的联系，蚂蚁

的拼搏与覆灭，体现出一切弱小生命在庞大、无章的命运力量跟前的脆弱、徒劳以及无声

的悲剧｡ 细节的诗意以及物象的象征，共同实现对生命普遍状况的哲学审视｡ 《赢》的核

心细节为人机对弈｡ 白发老人黄麒和电脑对弈，胜了一万五千多局｡ 计算机却说：你落败

了，毕竟你耗费一生与我对弈｡ 你离世后我还会和其他人下棋｡ 这点明了人类在永恒机器

面前的有限特性｡ 但是黄麒回应道：我真正赢了，因为我赢的是一生的乐趣｡ 此对话的细

节之处，把胜负的评判准则从客观成效转变为主观感受，刹那间提高创意的质量：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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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并非在于抗衡永恒或者占据上风，而在于过程所带来的体验和愉悦｡ 一局对弈的细节，

蕴含有关生命价值及存在意义的深邃思考｡ 

经由上述四种核心叙事策略的交错运用，陈赞一让微型小说的形式张力和主题深度实

现了高度统一｡ 他的叙述并非故事的附庸，而是创意的动力；他的形态并非内容的载体，

而是探查的工具｡  

 

四、文体创新的价值：作为先驱的“闪小说”实践与形式实验 

 

陈赞一对“微型小说文体学”有一个突出的贡献：他创作过大量的篇幅约几百字的极

短篇作品，其中不少属于典型的“闪小说”｡ 他的这类创作实践，比微型小说界正式提出

和推广闪小说的文体概念的时间要早，成为了数智时代新小说文体的一位主要先驱以及自

觉的探索者｡  

（一）“闪小说”文体的早期自觉与典范意义 

闪小说属于微型小说的一个亚类型，一般是指字数在 600 字以内的超短篇故事类型，

它用非常精简的篇幅实现完整的叙事，同时具备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等文体要素以及

能带来瞬间爆发的阅读冲击力｡ 闪小说概念在 2007年前后于中国大陆被清晰倡导，2010年

后逐步流行｡ 但是回顾创作历程，陈赞一于 20世纪 90年代创作的《天窗》《横》《无鱼》

《遗产》《聚》等作品，篇幅都仅有几百字，但在立意的新颖度、结构的完整性、哲理的

浓缩和艺术的回味上，均符合后来对闪小说的定义｡ 陈赞一进行的“百字小说”创作，能

够看作是闪小说文体在得到理论命名以前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艺术实践｡ 他证实了，在

非常有限的篇幅之中，追求叙事的微小、新奇、精妙、凝练，以小见大、有较多的留白文

本和意外结局，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自足的审美闭环，激发出强大的思想力量｡  

（二）闪小说立意的三重建构：哲理、反讽与留白 

陈赞一闪小说艺术成就，主要在于其在极短篇幅里实现立意的多层性与隐喻性｡ 其立

意建立主要表现为两种相互补充的具体方法：富有哲思的物象隐喻和镜像叙述｡ 他善于把

抽象的哲理融入具体平常的物象里，用隐喻和镜像结构来引发思索｡ 《横》系列三篇，都

用“壁虎断尾”这一主要意象串联起各异的人物和车祸情形，让壁虎的“断尾与人的断

腿”、“吱叫与呀叫”建立起跨物种的镜像对比｡ 这种“反复”显示的意象，不但强化了

命运的随机性和生命的柔弱性，还在并置当中推动读者反省人类对自身悲剧的冷淡态度，

实现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探寻｡ 《天窗》对比了“看见真正天空”和“装设人工天窗”这两

种抉择，以寓言的方式探究自然本真和人工替代、精神自由与自我束缚的哲学论题｡  

反讽式反转里的世情洞悉｡ 陈赞一的闪小说，往往基于情节的意外转折，针对社会心

态展开犀利且冷静的反讽｡ 《遗产》堪称反讽艺术的经典之作｡ 儿子在父亲丧事上非常吝

啬，一心幻想继承巨额遗产后大肆挥霍，但是遗嘱却明确其继承数额仅为所支付殡葬费用

的百倍｡ 这一转折不仅营造出阅读的愉悦感，更似一把尖锐的手术刀，分析物质主义对亲

情的全然异化与算计，展现在金钱逻辑之下伦理关系的荒谬颠倒｡  

（三）形式创新与文体边界拓展 

陈赞一的文体创新观念，不光显示在闪小说的篇幅把控上，还体现在对微型小说传统

叙事样式的突破以及跨文体的探索上｡ 他在结构方面大胆采用“重复与变奏”｡ 在《横》

系列以及《无鱼》里，他采用了“重复”这一往往被视作小说冗赘的手法｡ 但是这种“重

复”属于“有意味的形式”，它加强了命运的循环感、不可抗拒性以及普遍性，形式自身

成为主题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传承了刘以鬯《打错了》的实验理念，并演变为更富哲

学意蕴的系列变奏｡ 更为激进的是他跨文体与符号化的创新探索｡ 陈赞一不满足传统小说

的叙事模式，敢于开展跨文体的实验｡ 《成长》运用编年体方式，基于甲、乙、丙、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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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符号化人物，讲述他们从死亡开始，通过不同葬式（土葬、天葬、海葬）转变为自然物

质，进一步滋养后代生命的循环历程｡ 这部小说基本抽离具体情节、人物个性与情感抒写，

以近似科学报告或者哲学寓言的模式，冷静地展现生命在物质方面代际传承的最终真相，

形式和主题实现惊人的符合｡ 《史》采用类似数学公式的符号进行叙述，虽表述晦涩，却

展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  

陈赞一在闪小说里开展的形式探寻，表明了微型小说并非“小技”，而是能够承载重

要主题、开展严肃形式试验的“大道”｡ 他所进行的创新探索，为华文微型小说文体的拓

展、深化以及现代化进程，提供极富启发性的途径｡  

 

五、余论：从香港故事到人类寓言的升华及其文学史意义 

 

陈赞一凭借对香港都市体验与市民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对微型小说叙事方法的高超

运用，对文体样式的主动创新，在华文文学界，特别是华文微型小说领域，营建了一道别

具一格的景观｡ 他对微型小说文体创新探索的价值与意义，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归纳和

总结： 

（一）完成了“香港叙事”的深度化与哲学化 

陈赞一让微型小说从捕捉都市外在表现，变为勘探城市精神核心的深度探测器｡ 他舍

弃虚浮的都市奇景描绘，直接触及香港人在快速现代化、高度商业化社会里所面临的生存

压力、精神困局以及人性的多面性｡ 他的创作成果是一部由众多短章组合而成的香港平民

精神史，真实记载在时代剧烈变迁、物质极度膨胀以及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浪潮里，普

通个体的期望、拼搏、退让以及那些难以察觉的细微韧性的坚持｡ 更为主要的是，他给

“香港故事”增添深沉的哲学内涵，包括爱的伦理、死亡的必然、生命的局限、存在的价

值｡ 他的香港叙事，超出社会学的现象记载，获得哲学性的沉思特质，使香港的都市体验

承载起终极性的追问｡  

（二）实现了从地域经验到普遍困境的艺术转化 

这体现陈赞一创作中非常可贵的超越特质｡ 他所创作人物面临的具体难题——职场异

化（《何立彬》）、人际隔阂（《聚》）、情感物质化（《爱情小说》）、孤独症表现

（《热线》）、面对体系时的无力感受（《剥皮》）——均带有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

特定浓度与特征，但其核心实则是现代性本身的普遍成果｡ 他所刻画的，是任何处于高度

分工、消费主义泛滥、节奏加快、传统社群瓦解的现代都市人都可能面临的精神状况｡ 故

而他笔下的香港，成为了一个用以观察现代性后果的典型样本和浓缩剧场｡ 无论来自何地

的读者，都能从他的作品里看到自身生存状况｡ 这种从特殊里提炼普遍的能力，恰是伟大

文学的主要标志｡ 他创作的微型小说，已由“香港叙事”进阶为有关现代人生存状况的

“人类寓言”｡  

（三）推动了微型小说文体的艺术自觉与边界拓展 

从文体贡献来看，陈赞一的微型小说有着双重价值｡ 首先他是华文闪小说的杰出先驱

和自觉的实行者｡ 在理论领域未明确提倡这一文学体裁之前，他的《一点道理》《死亡死

亡》里已收录众多艺术上成熟、立意深刻的“百字小说”，凭借坚实的创作成果，提前为

这一文学体裁的合理性与艺术潜力提供高质量的创作文例｡ 其次在更为宽泛的微型小说领

域里，对“折叠跳移、留白召唤、镜像隐喻、象征凝练”等叙事模式有娴熟的创新运用，

拓展了微型小说的表现方式，表明在有限篇幅内完全能够开展复杂叙事与深入思索｡ 他所

进行的跨文体尝试，大胆地突破传统小说理念的界限，探寻微型小说和哲学寓言、实验文

本相融合的新文本｡ 他立足于香港这片土地，却结出具备普遍价值的成果；延续“文以载

道”的东方传统，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与存在主义的哲学关怀｡ 他为香港文学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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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不可缺少的厚重的文学档案，也为全球华文微型小说的文体演进，提供一个融合本

土性、现代性、思想性与实验性的重要样本｡ 他的创作启示我们：微型小说的“微”，体

现在篇幅方面；而它能够承载的“大”，在于人心、时代和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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